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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古代中东多元文明的流变及其互鉴*

王 方

[摘 要]古代中东是多元文明汇聚、碰撞与融合之地。中东古文明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
华夏和中东两大文明体的历史交往也是中东文明演进的动力,由此构成了古代中东多元文明流变和互鉴

的宏大全景图。中东不同时期文明的流变主要借助物资和贸易往来、人口迁徙或流动、科学技术和文化知

识的传播为杠杆来实现。交往手段包括和平与暴力两种方式。中东文明流变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人
类文明是人类的共同成果,文明的演化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变化过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

势。任何文明都需要在同异质文明的不断对话和交流过程中摄取养分,注入动能和活力,实现自我更新和

文明的升华及发扬光大。因此文明交往的本质在于互补和共存,并在相互沟通与融汇中实现共同发展。
[关键词]中东地区;三大古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交流互鉴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 0214(2024)02 0104 13
*

唯物史观认为,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的出现都是特定人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活动的产物,都有其

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①。中东地区自古就是多元

文明汇聚、碰撞与融合之地②,也是中东诸国历史发展的源头。中东古文明的形成和交流互鉴大致经

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早期的古代埃及文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和古代波斯文明;第二个时期

是古希腊、迦太基和古罗马文明;第三个时期是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创立,以
及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主导地位的最终确立。上述三个时期产生的各具特色的古文明伴随历史的变

迁,在与不同文明互为杂糅和兼容并蓄过程中依次转换,更趋丰富多彩。古代中东多元文明的流变彰

显出各自在中东历史上留下的极其深刻的烙印。它们不仅推动着中东历史的嬗变和不断演进,而且

对世界文明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 中东早期古文明的形成和互动

中东早期文明主要由古代埃及文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波斯文明所构成,三大本土古文明

的生成和交往及其在悠悠历史长河中凝聚的强大能量和外溢影响,使中东地区成为人类社会生活最

早的地区之一。

1.古代埃及文明

古埃及是多种文明层层累加而成的国家③。埃及古文明的历史发展具有“沉淀性的”特点,呈现以早

期商贸往来和文化接触为主要内容的初步和渐进式对外交往轨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一书中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④。埃及古文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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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C.內勒著,韩志斌等译:《北非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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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古埃及人借助母权制、传统宗教制度和“神授王权”的意识形态先后经历了早王

朝、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和后埃及,以及穿插其中的三个中间期等多个发展时期,建立了31个王朝,
延续时间长达3000年之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埃及人以其卓越的智慧创造了起源于绘画的象形

文字,这一文字包括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没有元音的所谓字母符号,后来还派生出僧侣体和世俗体文

字,并从公元前4000年代后半叶大约流行到公元4世纪①。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体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文字之一,它对外部世界的其他文字,诸如源于西亚的腓尼基字母文字的形成,以及在腓尼基字母基

础上演变而来的阿拉米字母、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都产生了重大影响③。古埃及人的宗教意识与生

俱来、根深蒂固,无数大小神祇沁润古埃及社会。金字塔、卡纳克神庙、帝王谷、美农巨像等这些数千

年前的瑰玮璀璨的历史遗存,都与宗教紧密联系,它们既充分体现了古埃及人对宗教的寄托,更展示

了其超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在科技领域,古埃及发达的数学、几何学、建筑学、天文星象学和医学

等,无不浓缩着古埃及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因此,一些学者称埃及是非洲历史的真正精华④。
“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文明交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⑤埃及古文明的出现和

演进受益于它同外部的交流,囿于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局限,古埃及同外部的联系是初步和渐进的。巴

勒莫石碑⑥最早记录了古埃及同外部的贸易,涉及从黎凡特进口物品中最有价值的是雪松木,而且这

种贸易在公元前3000年就开始了⑦。大约进入公元前2000年后,伴随商业的发展,埃及同克里特、
腓尼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地的贸易往来日趋兴旺。埃及主要输出小麦、麻布、优质陶器等,进口货

物多为金、银、象牙和木材等。毕布罗斯⑧的考古发现证明埃及产品很早已到达叙利亚,其中包括一

件磨光石器的残片、一个蹲姿猿俑、一枚金珠和两片游戏板,这些物品可能属于王朝时期,是埃及商人

献给当地“毕布罗斯女神”的贡品,主要目的是为获得黎巴嫩山区的雪松木⑨。古埃及同巴勒斯坦交

往的证据更充分,在古城耶利哥(Jericho)曾发现埃及前王朝末期至第一王朝时期制造的边缘处有

刻画线条的1期黑色调色板。在艾伊年代最晚的3期宗教建筑遗存中,有一些来自埃及的雪花石

膏杯和浅红色花岗岩盘;另外还有一只敞口高脚雪花石膏杯及众多的陶质仿品。这些具有埃及特色

的祭品被巴勒斯坦陶匠所采用。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陶器在埃及也有发现。有证据显示,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埃及和巴勒斯坦

的联系更加深入。在埃及王陵或显贵陵墓中出土的巴勒斯坦器物中有许多为贡品,其中含有某些贵

重物品。这些器物中数量最多的是壶,有的仅存底部,有些无耳,有些在颈部有扁平提梁。有的器物

为红色磨光陶,或者有三角形实心点、平行线或“之”字纹装饰,米色底胎上为红色或黑色装饰。还有

相同色调的大水罐等。埃及同两河流域的早期交往主要集中在其南部地区,最明显的证据是在两

地区出土的一些器物的装饰图案上,且多为动物形象。例如,那尔迈和阿什莫尔调色板上的蛇绕颈的

狮子,一般认为这种图案源自两河流域的乌鲁克 捷姆迭特那色时期。此外,在埃及早王朝三柄刀柄

上的交颈蛇图案进一步证明了两地在艺术风格上的相似性。在埃及发现的两河流域物件还有著名的

象牙刀柄,它用极其细致的雕刻技法描绘一位着苏美尔服饰的长须男性用力分开两只野蛮的狮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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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刘文鹏主编:《古代西亚北非文明》,第15、100页。
埃里克·吉尔伯特、乔纳森·T.雷诺兹著,黄磷译:《非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彭树智:《我的文明观》,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巴勒莫石碑现存意大利博物馆,是刻在黑玄武岩上的古埃及编年史石碑,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的第五王朝末期刻成,记载

了古埃及第一至第四王朝法老统治时期的大事。
林肯·佩恩著,陈建军等译:《海洋与文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9页。
毕布罗斯(Byblos),古代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港口城市,位于今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北约30公里处,当时拥有繁荣的海上贸

易,也是古代欧亚非文明的汇集之地。

 I.E.S.爱德华兹等编,刘健译:《剑桥古代史第1卷第2分册:中东地区早期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

46、215~216页。
耶利哥为世界古城之一,位于今约旦河西岸死海西北约5公里处,它最早出现在希伯来圣经《旧约》中,是犹太人出埃及后第

一个攻陷的城池。
艾伊亦译阿伊(Ay),即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最后的第二位法老维西尔·阿伊,约公元前1327年—前1323年在位或

约公元前1323年—前1319年在位。



现了两河流域印章中常见的人类同自然和社会暴力抗争的吉尔伽美什主题①。作为墓葬中装饰图案

的刻画圆筒则是两河流域在丧葬上对埃及影响的例证,其代表是涅伽达式马斯塔巴墓。刻画圆筒不

仅在埃及和两河流域,而且在古埃兰、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北部及其他地区也都有发现,但埃及在涅伽

达2期墓葬出土的最早的两件与两河流域捷姆迭特那色时期圆筒的风格及装饰图案别无二致。研究

者解释说它们应该是进口产品②。
古埃及同距离更远的古希腊的交往肇始于公元前2000年,并形成了两个高峰期。考古资料显

示,第一个高峰期是在异族政权希克索斯王朝统治埃及时期(约公元前1650年—前1550年)。当时

的希克索斯王朝首都阿瓦里斯曾出土带有浓厚克里特米诺斯文明风格的壁画残片,壁画残片上绘有

公牛以及斗牛者,植物、山水、人物和其他动物。这些壁画残片很可能是米诺斯文明时期伴随官员或

商人前往埃及开展海上贸易活动的艺术家们的绘画遗存。第二个高峰期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约公

元前1550年—前1069年),恰逢古希腊进入迈锡尼文明时期。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这一时期

埃及与米诺斯文明的联系逐渐疏离,但与迈锡尼文明的联系却在增强。新王国时期埃及文献中对古

希腊的称谓开始由“克里特”或“米诺斯”改译为“迈锡尼”(意为“大海中的小岛”)。与此同时,在迈锡

尼和埃及均有彼此的文物出土,尤以出土于埃及的迈锡尼陶器为多,且大都刻有埃及国王和王后名

字,这表明两地存在外交和贸易活动,并以官方贸易为主③。

2.古代两河流域文明

两河流域文明因苏美尔城邦而兴起,也是其文明趋于成熟的标志。它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以及

在与不同文明碰撞融合后形成的一定程度的统一性特征。两河流域文明在科技发明和文化传播上对

世界文明产生重要影响。古希腊语称两河流域为“美索不达米亚”,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

之间的土地”。两河流域北部称亚述,南部称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尼亚再一分为二:北称阿卡德,南部

称苏美尔。两河流域文明主要由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和亚述文明所构成,也是早期西亚文明的主

体。两河流域文明同古埃及文明大致属于同一时期,但也有人认为,两河流域文明甚至早于古埃及,
而且更加系统④。

大约自公元前6000年,两河流域在经历了哈孙纳文化、萨马拉文化、哈拉夫文化之后,南部苏美

尔人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考古学称之为埃利都·欧贝德文化期(约公元前5300年至前3600年),乌
鲁克文化期(约公元前3600年至前3100年)和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期(约公元前3100年至前2800
年),由此开启了西亚古代社会从氏族部落到城邦,再从王国到帝国的历史发展和文明演进过程。苏

美尔是两河流域文明的发祥地,城邦的兴起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当时比较强大的城邦有埃利都、乌
鲁克、拉伽什、乌玛和基什等⑤。这些城邦都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的村镇而形成,每一个城

市有若干大小不等的神庙,其中城邦主神神庙地位最高。同时神庙也是各城邦经济活动的中心。苏

美尔城邦的发展促进了两河流域社会和经济的繁荣。然而,城邦既是苏美尔文明趋于成熟的标志,也
是导致其最终走向衰落的诱因。苏美尔城邦的大量涌现,造成各城邦之间围绕土地、水源、奴隶和霸

权等展开长期的残酷战争,从而不断削弱着城邦力量。其结果,来自北方的阿卡德人萨尔贡在两河流

域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阿卡德王国(约公元前2371年—前2230年)。之后,历经乌尔第三王朝、古巴

比伦王朝和加喜特王朝(亦称巴比伦第三王朝)等。另一方面,大约公元前2000年后,北方亚述人崛

起,两河流域先后进入古亚述、中亚述和新亚述帝国时期,两河流域文明随之北移。
较之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多样性和多变性,以及它与不同文明融合后

所具有的统一性。从地理、政治、民族上看,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地区,而不是一个国家⑥。因此,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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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der&for=pc,[发布日期不详]/2022 11 24。
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③ 参见陈启能、姜芃等:《文明理论》,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6、54、55页。



河流域文明与外部的交往具有特殊意涵和影响。
一是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的外溢效应。这种文字是由用芦苇做成的带有

三角形笔尖的笔在湿泥板上刻划而成的楔形符号组成的。楔形文字促进了西亚诸多民族语言文字的

形成和发展。阿卡德人、阿摩利人、亚述人、埃兰人、赫梯人、胡里特人、米坦尼人、乌拉尔图人等都对

楔形文字略加改造来表达自己的语言①。古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也深受楔形文字的影响,由此形成

了一个以苏美尔为中心的“楔形文化圈”。于是有人把楔形文字称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古代东

方的拉丁语”③。至公元前500年,楔形文字甚至成为西亚大部分地区通用的商业交往媒介④。
二是两河流域的商贸活动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经济文献中,多次出现的迪

尔穆恩(Dilmun)⑤,曾扮演重要角色。早在公元前五千纪,波斯湾就是金属、木材、宝石以及其他来自

印度洋附近地区物品的集散地,而到公元前2900年,苏美尔人已经与安纳托利亚、黎凡特和埃及有了

更多的联系,并对这些地区产生影响。迪尔穆恩当地商人借助地理优势,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海外贸易

中充当不可或缺的中间商。为建造神庙,国王“用迪尔穆恩人的船只从国外运回木材”。在乌尔的神

庙中,人们发现了迪尔穆恩的商人贩卖铜制品的大量收据,以及作为贡品的船只模型⑥。萨尔贡统治

美索不达米亚时期,其对外交往又拓展到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哈拉帕(Harappa)文明两个中心地

区⑦。考古证据表明,波斯湾出土了哈拉帕商人的印章,而印度河流域同样出土了美索不达米亚人的

印章。同时人们还可通过青金石和玛瑙,或锡、铜及贝壳制成的商品,以及箭头、玉器与火石制成的首

饰的分布,来探寻哈拉帕与波斯湾之间的贸易路线⑧。
三是两河流域的科技发明和文化传播对世界交往的促进。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苏美尔人受陶

轮的启发,最先把制陶业的轮制原理应用于运输,发明了用木板做成的实心轮,从而推动车辆运输的

出现。随后,分别来自伊朗高原边缘和安纳托利亚的加喜特人与赫梯人又将实心轮改为轻便的轮辐,
并制成用于战争的马拉轻型双轮和四轮战车,使其在战场上发挥极大效能。埃及人差不多在一千年

后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接触中学会了车轮运输⑨。车轮运输对于生产力的提高和战场上的制胜作用

显然都是不言而喻的。苏美尔人在数学上最早采用十进位和六十进位法,六十进位法被阿拉伯人和

希腊人所接受,后来又传播到欧洲。巴比伦人掌握了几何学的四则运算、分数、平方根、立方根和三

元方程式的运算,同时还区分了恒星、行星、流星和彗星等,并通过对日、月、星辰的观测制定了历法。
时至今日,现代犹太历法和穆斯林历法也都以犹太人和穆斯林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承袭而来的月亮

运行周期为基础。同时希腊人认为他们文化中的许多重要因素都是从近东闪米特文明中转借来

的,尤其是从埃及文明中借用来的,而不是源于欧洲自身。
马克斯·韦伯的胞弟,著名文化理论和社会经济学家阿尔费雷德·韦伯(AlfredWeber)断言,埃

及和巴比伦这两个位于西半球的人类初级文化已经具有了我们现代人的本性。整个西方世界,也许

它也是东方的一部分,就是建立在这两个原始文化所取得的文明和社会组织方面的成就上……我们

今天看到的无数外部表现和艺术表现方式都要归功于他们。故此,两河流域文明汇集了东西南北

方的精华,反映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汇。
3.古代波斯文明

波斯帝国文明秩序的建立,是以生产力大发展提供的强大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为后盾,并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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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

⑨ 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著:《世界文明史:历史与文化》上卷(Philip
LeeRalph,RobertE.Lerner,StandishMeachamandEdwardMcNallBurns,WorldCivilization:TheirHistoryandTheir
Culture),纽约:W.W.诺顿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6、33、35页。
迪尔穆恩为国名,大致在今波斯湾巴林岛,是苏美尔人对该地约公元前2000年的古王国称谓。据公元前3000年的文献记

载,迪尔穆恩为当时的商贸转运中心,岛上有古代庙宇遗迹和古墓数千处。

⑧ 林肯·佩恩:《海洋文明》,第62~63、62页。
哈拉帕文明的两个中心地区,一个是位于印度河上游约225公里的摩亨佐·达罗;另一个是摩亨佐·达罗东北约640公里

的哈拉帕。
刘文鹏主编:《古代西亚北非文明》,第370页。
参见阿尔费雷德·韦伯著,姚燕译:《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59页。



更大规模的对外张力来实现,它完全打破了地域性单一文明交往的局限,推动了亚非古文明的互动性

和跨越式演进。波斯最早的文明产生于伊朗高原之外的埃兰地区,历经古埃兰、中埃兰和新埃兰三个

时期(约公元前2700年—前600年)。古埃兰的社会结构类似于苏美尔的城邦国家,深受两河流域楔

形文化影响,同属楔形文化圈。埃兰人作为沟通的桥梁,将楔形文化传播给古波斯人,波斯不断走向

强盛。古波斯人是雅利安人的后裔,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代前期进入伊朗①。但古波斯部落由欧亚

大草原向伊朗迁徙前后持续了几百年之久②。波斯部落进入伊朗后,逐渐形成若干大小城市国家,其
中的米底王国最强大。公元前550年左右,波斯部落中的阿契美尼德人崛起于伊朗高原。他们推翻

米底王国的统治,征服东部伊朗和中亚,灭亡新巴比伦,建立了当时版图最大,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地跨

亚欧非三大洲的古波斯帝国,从而奠定了古波斯文明的根基。
古波斯文明的精华集中体现在其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文化等典章制度建设上,尤其是波斯帝

国和萨珊王朝的政治制度成为后来中东地区的各帝国和王朝纷纷效仿的样本。波斯帝国长期以琐罗

亚斯德教为国教,教义的核心是善恶二元论,主张末世学说、死而复活、救世主降临和末日审判等观

念,这些观念在琐罗亚斯德教同犹太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交往中都被它们不同程度的接受,同时

对古希腊哲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③。古波斯文明彰显的宗教特征,同古埃及如出一辙,特别强调君权

神授的正统观点,因而成为王权的统治工具,并得到王权庇护,王权与教权互为依存的关系,使琐罗亚

斯德教在基督教诞生之前一直是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促进了波斯社会和政治的发展。
马克思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

历史规律。”④波斯一度是几乎囊括整个古代近东文明地区的奴隶制大帝国,作为脱胎于落后游牧社

会的征服者,波斯在对外征服的过程中不断被先进的两河流域文明所折服和同化,并吸收近东多民族

不同文明的养分。例如,古波斯的浮雕就带有两河流域特别是亚述雕刻艺术的明显印迹,波斯人还模

仿盛行于巴比伦尼亚的凸起的平台和阶梯状建筑风格,仿制美索不达米亚建筑中的有翼公牛、绚丽多

彩的琉璃砖及其他装饰色彩。同时波斯人采用埃及的圆柱和柱廊结构,以替代美索不达米亚建筑中

惯用的拱门和圆顶,而建筑内部的布局和圆柱基座上的棕榈和莲花图案,也受到埃及建筑风格的影

响⑤。古埃兰采用古埃及历法,后来波斯人又改用巴比伦历法;还有许多希腊工匠参与了波斯王宫的

建造,其宗教雕塑尽显希腊风采,以至于形成了所谓的“前希腊化艺术”⑥。
这些都表现出古波斯文化的多样性和一定的包容性特征,并逐步超越了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

成为主导文明。所谓“波斯帝国的文明秩序”就是以生产力大发展所提供的强大经济、政治和军事力

量为后盾,并通过更大规模的对外交往建立起来的。古波斯文明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在波斯帝国统治

埃及大约130多年的时间里⑦,它完全打破了地域性单一文明交往的局限,实现了亚非两大古文明的

互动性交往,推动了古代中东文明的跨越式演进。同时,波斯也成为与希腊、印度、中国并列的世界四

大文明中心,各自独特的哲学观念和社会制度在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定型后一直持续到现在⑧。

二 本土文明和外来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古代中东文明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古希腊、迦太基和古罗马文明在与中东文明交往过程中对彼

此文明的再塑造。公元前8世纪后,希腊城邦国家不断壮大,由小国演变为大国,并在城邦体制下实

现国家的繁荣昌盛,达到文明的高峰。随后,希腊进入海外殖民扩张时期,为数众多的殖民地城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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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顿·丹尼尔著,李铁匠译:《伊朗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3、27页。

⑥ 刘文鹏主编:《西亚北非文明》,第402、445页。

E.雅尔沙特编:《剑桥伊朗史》第3卷(E.Yarshatered.,TheCambridgeHistoryofIran),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第86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7页。
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著:《世界文明史》上卷,第204页。
自冈比西斯二世起波斯人先后在古埃及建立了两个王朝,即第27王朝(公元前525年—公元前404年)和第31王朝(公元前

343年—公元前332年),两王朝在埃及的统治共计长达130余年。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布于地中海和黑海地区,这种海外殖民活动范围之广泛与影响之深远在古代是没有先例的①。但各

城邦间为争夺霸权的混战和在对外战争期间彼此同盟的不断分合②,也注定了城邦生命力的耗竭。
希腊北部马其顿人的势力迅速扩大,并建立强大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从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

东征,到公元前30年罗马消灭托勒密王朝,中东进入持续近300年的“希腊化时代”。希腊文明的中

心随之转移到埃及的亚历山大。

1.古希腊文明

希腊人创造的文明是一种综合了古代东西方文明诸多因素后而发展起来的独特的、新型的阶段

性文明,它不再局限于希腊城邦之间,而成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共享的文明,同时也是一种走向帝国

的世界性文明。研究者认为:“希腊人所借用的文明成果,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

的数学和天文学,最终都烙上了希腊人独有的智慧的特征。”③古代中东原有文明区域的语言、文字、
风俗、政治制度等因而受到了希腊文明的洗礼。希腊化时期的埃及经历了辉煌和繁荣,亚历山大城不

仅是各种文化和商业活动的中心,而且引领西方文明,兴起了第一次“科学革命”④。关于太阳系的理

论,解剖学的诞生,以及物理学和地理学方面的诸多新成就:如阿基米德定律的创立、圆周率的划分、
运用经线和纬线计算出的地球周长的近似值等,都陆续出现于亚历山大城。这个时期的埃及成为北

非历史上跨文化主义的典型案例。
埃及古文明对希腊的影响同样显而易见。自希腊马其顿人建立托勒密王朝(约公元前305年—

前30年)后,大量商人、手工业者、古典作家,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人群不断涌入埃及。在希腊人和埃

及人的广泛接触中,古埃及文明的因子和文化传统已渗透到希腊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如陶器图案、艺
术形式和墓葬规制等。但由于古埃及文明的各种文化形式都带有浓重的宗教烙印,因而希腊人从埃

及吸收或借鉴的文化也都与宗教密切相关。换言之,马其顿人的宗教信仰与埃及的宗教信仰交融在

了一起⑤。
托勒密王朝宗教信仰的最显著特征是埃及传统的神与希腊神的认同合一,托勒密统治者不仅创

造出埃及宗教与希腊宗教的结合体———塞拉匹斯神崇拜,而且把阿蒙等同于宙斯,托特等同于赫耳墨

斯,荷鲁斯等同于阿波罗等。另一方面,埃及宗教还深深地影响着希腊哲学思想的产生,在柏拉图的

《对话集》中,就有赫耳墨斯主义的早期记载。所谓赫耳墨斯主义,就是希腊化的埃及神学,是希腊文

化和埃及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⑥。因此从根本上说,东方文明仍是希腊化文明的根基,正如美国著名

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所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

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⑦

2.迦太基文明

迦太基是作为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早期商业文明单元出现在古代中东舞台的商业帝国,腓尼基

人在与土著柏柏尔人和其他民族交往中创建的商业文明和布匿社会,彰显了古代人超凡的适应性和

民族文化的变通性,并带动了对非洲农业和经济作物的开发。迦太基大致位于今天的突尼斯,是由来

自地中海东南沿岸黎凡特⑧的腓尼基人在公元前1000年后建立的商业殖民地⑨。后来,历经几个世

纪的发展,迦太基成为一个独立的城市国家,控制着从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到利比里亚的地中海

沿海和大西洋海岸线的广大地区。此外,西班牙南部、撒丁、科西嘉和西西里西部也在其统辖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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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第231页。
对外战争主要指公元前5世纪爆发的希波战争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等。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册,第109页。

⑤ 菲利普·C.内勒:《北非史》,第22、24页。
郭丹彤:《古代埃及文明与希腊文明的交流互鉴》,《光明日报》,2019年1月14日,第14版。
乔治·萨顿著,陈恒六等译:《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

黎凡特是指现今的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约旦等地,另有“肥沃新月带”之称。
古典学家迈尔斯(RichardMiles)认为,迦太基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760年左右(参见理查德·迈尔斯著,孟驰译:《迦
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5页)。国内外学术界比较认同迦太基始建于公

元前814年。



腓尼基人通过几个世纪与口操柏柏尔语的当地居民的交往和通婚,创造了一种叫做“布匿”的混合语

言文化①。腓尼基移民建立的迦太基城展示了古代人强大的适应性,而创建一个混合了腓尼基和非

洲柏柏尔人要素的“布匿”社会,又说明了民族文化具有变通性。殖民地是迦太基国家的支柱,其殖民

体系是古典时期的殖民典范②。迦太基从事贸易殖民,专注于奢侈品经营和经济利益。它从希腊世

界和东方输入食用油和酒以及纺织品、陶器、青铜器等,以满足本国居民和殖民地居民的需要。迦太

基沉船的船骸也证实,他们从事的贸易包括铜锭、锡锭、玻璃、金银首饰、彩陶、酒和油等物品③。另一

方面,迦太基人由于缺乏制造本民族特色手工艺品的技能,他们经常仿制希腊和埃及的进口商品,尤
其是仿制的希腊陶器几乎能够以假乱真。

迦太基的贸易活动主要包括东西和南北两条航线:东西航线为“黎凡特 西班牙线路”,即从希腊、
小亚、西亚到西班牙,再到直布罗陀海峡;南北航线将迦太基与西西里、科西嘉、撒丁岛和意大利联系

在一起。迦太基位于两条航线的交汇点,这种商业活动具有中间商和掮客的性质,因而关税在迦太基

国家收入中占据主要地位⑥。及至公元前1000年的后半期,迦太基成为覆盖西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

强大贸易帝国,公元前3世纪初期达到商贸活动的巅峰。研究者评论:“作为城市国家的迦太基试图

像一个帝国那样进行统治,并能够维持几个世纪之久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⑦亚里士多德赞扬

迦太基的“政体”,实际上是一个贵族寡头制政体。雇佣兵由柏柏尔人和伊比利亚的辅助兵补充,构成

了贵族政府的武装力量⑧。
伴随商贸活动的扩展,迦太基人的商业文明还带动了非洲农业和经济作物的开发。迦太基人将

西亚的葡萄、橄榄、无花果和石榴等引进到非洲,使其在非洲适宜的土壤与气候下得以广泛种植。深

受影响的非洲土著柏柏人从迦太基人那里学会了农业,迈入农耕文明。努米底亚人(古利比亚人的一

支)向迦太基人学会了建造城市和农耕方式,吸纳了迦太基的文化和宗教⑨。同时努米底亚贵族热衷

于同迦太基上层联姻,并以迦太基人的名字给其子女命名,努米底亚的铜币设计也完全效仿迦太基,
呈现彼此文化融合的趋势。

3.古罗马文明

然而,迦太基在西地中海势力的不断强化,最终导致它同希腊人和罗马人利益的迎头相撞,罗马

人嫉妒迦太基在西西里的扩张。早在亚历山大东征时罗马已脱颖而出,成为意大利半岛的主宰。
由于迦太基控制着西西里西部,遏制了罗马势力在地中海的拓展,罗马力图使迦太基退回非洲。由于

在争夺地中海西部霸权的三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败北,迦太基古城被罗马人夷为平地。罗马势力

乘胜向北非延伸,陆续征服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柏柏尔部落,统一北非,并设立阿非利加和埃及两个

行省,地中海转而变成“罗马人的内湖”。北非沿海与内陆以及西亚在不同程度上又进入了所谓的

“罗马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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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匿(Punic),即“古迦太基的”,是迦太基腓尼基人和北非人长期混居而形成的文化和语言的称谓。“迦太基”在腓尼基语、
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均为“新城“之意[参见阿尔佛里·约翰·乔尔基:《非洲的迦太基帝国》(AlfreJohnChurch,Carthageof

theEmpireofAfrica,)纽约:企鹅出版集团1899版,第11页]。

⑥ 本嘉明·W.威尔斯,“迦太基的商业和政治”(BenjaminW.Wells,BusinessandPolitiesatCarthage),《西沃恩评论》,(The
SewaneeReview)第28卷第4期(1920年10月),第507、505页。
理查德·迈尔斯:《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第37页。

B·H.沃明顿:《从戴克里先到汪达尔人时期的北非行省》,(B·H.Warmington,TheNorthAfricanProvincesform Dio-
cletiontotheVandalConquest,)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47~48页。
斯特凡·赛尔:《北非古代史》(StephaneGsell,HistoireAnciennedel’AfriqueduNord),巴黎:阿歇特出版公司1928版,第

389页。
西蒙· 霍恩布洛尔、安东尼·斯帕沃斯、埃斯特·艾迪诺编:《牛津古典辞典》(SimonHornblower,AntonySpawforth&Es-
therEidinow,eds.,TheOxfordClassicalDictionary),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4页。
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著:《世界文明史》上卷,第234页。
布匿战争指古罗马和迦太基两个奴隶制国家之间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而进行的著名战争,前后共三次:第一次(前264
年—前241年);第二次(前218年—前201年);第三次(前149年—前146年)。布匿战争的结果是迦太基被灭,古罗马争得

地中海西部的霸权。

④ 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著:《世界文明史》上卷,第225、260页。



罗马人在中东的统治长达6个世纪(公元前146年—公元439年),在罗马人治下,罗马文明继承

了希腊文明、迦太基文明、腓尼基文明、日尔曼文明和埃及文明的精华,具有了更大的多样性和综合性

特征。罗马文明在中东器物层面的集中表现是其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在制度层面是其对中东各行省

的行政治理和适应性的法制变革。在同北非多民族的长期交往中,罗马人不断推动该地区农业和商

业的迅猛发展,发达的农业则为罗马提供大量给养,成为帝国的粮仓,同时也为罗马人在中东修建的

上百座城市提供了物力和财力支持。这些城市大都以罗马的商业区、竞技场、运动场和浴室等为建筑

风格。故此,北非的罗马遗迹是世界上现存最闻名的历史古迹①。在西亚,罗马人继续强化其行省制

度,并将城市作为统治和治理的重点。罗马在战略要地叙利亚设置直辖行省,实施直接统治。在其他

地区,或是允许原来的统治者在罗马人监督下继续统治,或是建立新的罗马殖民城市。例如,罗马在

巴勒斯坦的殖民城市包括莱吉奥和雅法等,在叙利亚有不受叙利亚行省管辖的犹大和奈伯特等。在

司法上,罗马法和原有的希腊法及土著法律并行,以便更有利于维护罗马人的统治权威。同时,罗马

文明也给西亚留下众多古老的历史遗存。例如,叙利亚帕尔米拉的古罗马建筑群,约旦杰什拉的罗马

古城,皮特拉古遗址上的哈兹涅宫和艾德尔殿修道院等,这些历史遗存对后来的伊斯兰建筑产生了重

大影响。同时,罗马建筑的式样也保留在中世纪的教会建筑物之中④。它们成为当今人类文明的共

同遗产。
另一方面,罗马帝国在建设自身文化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吸纳并妥善保存从埃及、迦太基、希腊及

东方传入的技术、知识和艺术等文化遗产,古代的农耕技术、手工业、建筑学、投资与储蓄方法、医药组

织、军事医院、都市的卫生等都通过罗马这个中介流传至中古及现代世界。此外,各类水果、坚果树以

及各种农业上或装饰用的植物也由东方移植到西方⑤。在宗教文化上,罗马文明同样经受了同中东本

土文明的长期碰撞与融汇,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罗马帝国承认和接受了诞生于巴勒斯坦本土的

基督教文明。罗马帝国在近300年的时间里,从最初对基督教的反对、抵制和迫害,到最终皈依基督

教,奉其为治国精神力量的国教,从而使基督教从巴勒斯坦逐步传播到几乎整个西方世界。

三 三大一神教的创立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主导地位的确立

古代中东文明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先后在中东地区的诞

生,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主导地位的最终确立。犹太民族被视为一个早熟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

演进中,犹太人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最早创立了一神教。一神论和伦理性是传统犹太教的基本属

性,用宗教观念来解释社会文化现象,又以社会文化现象来论证宗教,是犹太文化最显著的特点⑥。犹

太教成为后来的一神教源头。但犹太人命运多舛,先是犹太人始建于公元前1029年的希伯来统一王

国的北、南分裂,它们在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分别被亚述帝国和巴比伦王国所灭。后来罗马

统治者又残酷镇压了犹太人的三次大起义,迫使犹太人进入世界性流散时期。但犹太教则以不公开

和停止无限制的传教为代价得到了罗马帝国的宽容⑦。

1.基督教文明

公元1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在巴勒斯坦诞生。它是继犹太教之后的第二个一神教。事实上,基督

教的创始人耶稣就是犹太人,他来自犹太教的“异端”拿撒勒派。初创时期的基督教在政治上代表社

会底层,在宗教上主张希伯来人的一神论,吸纳了古埃及宗教死而复生的永恒观念和希腊人的哲学思

想,同时倡导普世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基督教教义。基督教在政治上含有教会应独立于国家的观念,但
并不属于反社会的宗教。基督教创立后,罗马帝国根据其政治需要,利用民众对新宗教的某种抵触情

绪对基督教施以间断性地迫害。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帝国对基督徒实施的镇压和迫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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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C.内勒:《北非史》,第9页。
威尔·杜兰特著,台湾幼狮文化译:《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成都:天地出版社2017年版,第620页。
张倩红:《困顿与再生———犹太文化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上,第271页。



到顶点,并铸就了一大批殉教士。但迫害的结果却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促使逆境中的基督徒更加努

力地以传教为使命,教会地位反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公元313年君士坦丁皇帝颁布“米兰敕令”,承认

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他本人也皈依了基督教。“他这样做,可能既因为他把皈依基督教与自己政治统

治的上升联系在一起,又因为他希望基督教能够把一个道德严重败坏、教派林立的帝国重新统一起

来。”①392年,迪奥多西皇帝颁布敕令,宣布将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早期基督教主要在中东的两个地区传播:一是西亚的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基督教在该地区传播

过程中,通过不断对教义的自我调适,民众纷纷皈依基督教,基督教甚至呈现短暂的繁荣;二是北非的埃

及和尼罗河流域,这一地区曾出现世界上最早的基督教信仰者群体,尤其是在穷人和政治上受压迫的人

中间迅速传播,形成为数众多的基督教团体。公元2世纪末,非洲基督教徒在亚历山大创办的教理学校

迪达斯卡利亚,是早期的基督教学术中心,并产生了一大批对基督教早期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神学家

和理论家。然而,基督教却没有成为中东的主流宗教。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基督教

始终受到当地固有的阿拉伯传统习俗和价值取向的制约,其教义一直未能真正融入中东大多数本地

人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中,致使它难以在此扎根形成主导之势②;二是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的长期

内斗和分裂不断削弱着它自身的力量,当新兴的伊斯兰教以强劲拓展之势扑面而来时,基督教被动地

遭遇了由盛转衰的变化。早期基督教围绕耶稣在多大程度上是神或人这个本质问题曾展开激烈争

论,其中的两个重要教派阿里乌主义派和基督一性论派 ③,由于不认同基督教主张的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先后被教会和罗马帝国宣布为“异端”和“异教徒”。唯有基督一性论派经受住

了罗马教会和帝国旨在取缔和摧毁其信仰所进行的各种打压,形成了埃及新的基督一性论的科普特

教派,从而改变了北非和尼罗河流域基督教的发展轨迹,产生了一种有别于罗马天主教教会和东正教

教派所辖领地的宗教形式④。时至今日,科普特教派仍是代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团体和信仰

的教派。但就整个基督教的命运来说,它不得不向外转移。幸运的是,这个创始于巴勒斯坦的基督教

最终在欧洲和西方寻找到最适宜它落地开花的沃土,进而成为西方文化的渊源和精神内核。历史无

独有偶,这一现象就如同佛教的根在印度,但其安身立命的兴盛之地却在中国和东南亚诸国一样。

2.阿拉伯伊斯兰文明

恩格斯指出:“伊斯兰教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适合于阿拉伯人,也就是说,一方面适

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因游牧民族。”⑤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正是

取决于公元7世纪上半叶阿拉伯半岛特殊的历史和社会条件,是在意识形态上对阿拉伯人和半岛游

牧社会期待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回应。自公元610年获得安拉的“启示”,穆罕默德及其信徒在此后20
余年,通过与各种敌对势力的较量,征服了半岛大部分地区,并对阿拉伯部落宗教和游牧社会实施一

系列改革,创建了信仰独一真主的伊斯兰教。新宗教以共同的信仰打破了半岛以血缘为纽带的狭隘

部落关系,消除了部落割据、劫掠为生和血亲复仇的痼瘤,促进了阿拉伯人的融合与团结,为统一新国

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632年穆罕默德病逝,伊斯兰教历经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伍
麦叶王朝时期(661—750)和阿巴斯王朝时期(750—1258),阿拉伯帝国成为中世纪世界上最强盛的国

家之一,伊斯兰教也发展为真正的多民族信仰的世界性宗教。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即信

真主、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后世、信前定)、五大功课(即念、礼、斋、课、朝)逐步确立⑥,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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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著:《世界文明史》上卷,第273页。
参见王铁铮、郭瑞:《试论前伊斯兰时代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的传播》,《史学月刊》2019年第3期,第81~93页。
阿利乌主义派(Arianism)亦称阿里乌斯派,它是以生活在公元3世纪后期的亚历山大基督教司铎阿利乌命名的基督教派

别。阿里乌坚持基督在各方面都与天父的本体和特性不同,基督也与人不同,基督没有人的灵魂、耶稣次于天父,是受造物、
圣灵更次于圣子和反对教会占有大量财产。该派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上被确定为“异端”后逐步向罗马以北地区扩

张;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e)派,该派认为耶稣的神性超过人性,耶稣并非兼有全神和全人的本性,而是完完全全的神。故

而只有一个本性。
埃里克·吉尔伯特、乔纳森·T.雷诺兹:《非洲史》,第91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476页。
参见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117页。



的法学思想和神学体系日臻完善。较之其他宗教,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意识和信仰体系,而且

也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和文化形态①。它所具有的强烈涉世性、“认主唯一”和“政教一

体”的固有特点,构成了伊斯兰世界独特而恒久的宗教政治文化与文明体系。
伊斯兰教的宗教文化,既是伊斯兰文明的核心要素,也是伊斯兰文明创造力的源泉。由于伊斯兰

教的创立者为阿拉伯先知穆罕默德,宗教文化传播载体为阿拉伯语,因此,伊斯兰文明又有阿拉伯 伊

斯兰文明的称谓。但阿拉伯 伊斯兰文明并非阿拉伯人所独创,而是由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
斯人、突厥人等诸多民族的穆斯林共同创造。伊斯兰文明被视为一种衍生的文明(unecivilisition
dérivée),是第二程度的文明(civilisitionduseconddegré),它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建立在近东先于

它的多变、充满活力而混杂的文明的熔岩之上②。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兼容并蓄的多元性的宗教文

化。其基本内涵主要由三种文化源流汇合而成,即阿拉伯人固有的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以及包括波

斯、印度、希腊和罗马在内的外来文化③。故此,伊斯兰文明是中世纪各族穆斯林在吸收融汇东西方

古典文化的基础上为人类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早期的伊斯兰宗教文化显示出其开放性、兼容性、
继承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的五大优势,并以此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各民族在哲学、宗教、历史、文学、地理、逻辑、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医学和建筑

等各个领域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中世纪持续百年之久的翻译运动中,阿拉伯人将其完整保

存并予以发展创新的希腊古代典籍等东西方文化遗产传给了西方世界,从而为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

指路明灯。阿拉伯人把印度的数字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传到欧洲,推动了世界物质文明的进步和发

展。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到孟加拉的戈尔,穆斯林修建了诸多堪称世界最优美的一流建筑物,这些融

汇了希腊罗马和波斯等外来元素的别具风采的伊斯兰建筑,一度在世界建筑史上独领风骚。穆斯林

在药剂学方面取得突出成就,西方使用的半数以上的药物和治疗辅助药物都来自伊斯兰世界,穆斯林

的医学是无人可以匹敌的⑤。穆斯林中具有波斯血统的伊本·西那用阿拉伯文撰写的医学名著《医
典》被喻为医学百科全书,其编排系统在同期的医学典藏中地位显赫。12世纪该书被译为拉丁语传

入欧洲,在12至17世纪长达500年的时间里,它始终是欧洲各大学的医学教科书,并先后发行了15
版⑥。在自然科学领域,伊斯兰科学在继承古代埃及、希腊、印度、波斯和中国科学传统的基础上不断

实践和创新。例如,在物理学上,穆斯林科学家发展了关于时空理论的宇宙学,提出了一种特殊形式

的原子论;穆斯林的照明学派首创了“光的物理学”理论,并以其在动力学和重量学研究上的建树,影
响了近代西方科学家伽利略和牛顿的科学思想。在天文学上,穆斯林天文学家创立了历法,编纂了历

书和朝向方位指南,推进了天文学观测实践及理论,同时他们还发明了一大批天文仪器装置。在化学

上,阿拉伯的炼金术借鉴中国道家的炼丹术,发现了硫酸和硝酸,并改进了金属纯化、融化和晶化的方

法,修正了亚里士多德关于金属构成的学说,阿拉伯的炼金术著作被欧洲的化学家视为经典。面对伊

斯兰文明的骄人成就,无怪乎萨顿在其《科学史导论》一书中热忱地赞叹:“人类主要的任务,已经由穆

斯林们完成了。最伟大的哲学家法拉比,是穆斯林;最伟大的数学家艾卜·米勒和伊本·息南,是穆

斯林;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和百科全书家麦斯欧迪,是穆斯林;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泰伯里,是穆斯林。”⑦

简言之,伊斯兰文明对整个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沟通东西方的作用。美籍著名东

方学专家希提在他的巨著《阿拉伯通史》中写道:“在八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初这一时期,说阿拉伯语

的人民,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火炬的主要举起者。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订增补、承先启后,
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他们,有了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⑦恩格斯则在《自然辩证法》
一书中指出:“阿拉伯留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开端、现代数学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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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①这些评价足以彰显伊斯兰文明的昔日辉煌。

四 华夏与中东两大文明体的历史交往

人类整体文明的发展,有赖于不同文明之间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而传播和借鉴则是文明演进和

升华的一个重要的本质特征。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指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

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

伯。”②由此可见,文明的活力来自交流和互鉴。更具体地说,文明具有传导输出和借用吸收的双重功

能,而借用和吸收是有选择的,它只借用和吸收对自身有用的东西,拒绝那些对自己不适用的东西,以
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和稳定性,从而使文明得以世代相承,薪尽火传。

中国和历史上的中东诸国是亚洲东、西端的两个文明体,虽彼此相距万里之遥,但双方的交往源

远流长。自公元前139年和公元前119年,西汉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中国与中、西亚交往的

通道后,双方民间和官方交往互为促进,唐宋时代到达鼎盛,明末清初渐趋萎缩。中国与中东诸国交

往的主体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交往内容涉及商贸、政治和宗教文化、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
在商贸方面,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道”是双方商贸往来的集中体现。陆上“丝绸之路”

是指从中国古都长安起,西去经天山南北,由新疆喀什穿越今天的阿富汗、伊朗,抵达阿拉伯地区的伊

拉克、叙利亚等地。翻译家耿昇在其著名的译著《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一书“译者的

话”中强调:“西方古代、中世纪,甚至是近代文明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通过丝绸之路而追溯到波斯,进
而从波斯追溯到中国。”③海上“香料之道”是指从波斯湾启碇,经阿拉伯湾到印度,再从印度的马拉巴

尔海岸,经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穿过南中国海,抵达广州。双方借助陆上和海上这两条商道所进行

的货物交易主要包括:来自中东的象牙、犀角、乳香、龙涎、宝石、珊瑚、明珠、琉璃、丁香、没药、苏合香

等。中国输出的商品有丝绸、锦缎、纸张、麝香、沉香、樟脑、肉桂、黑貂皮、马鞍,以及瓷器、漆器、茶叶、
铜铁器皿等为大宗④。古文献用“珍货辐辏、瑰宝山积”⑤来形容当时商贸交流的繁荣景象。同时,为
发展和妥善管理海外贸易,自唐廷起便设立了负责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市舶司,宋廷史官编纂的《宋
会要辑稿》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⑥

在政治、文化和宗教上主要可归纳为三方面。一是使节互访。据统计,唐宋明时期,阿拉伯来华

使节分别为:39次、40余次、34次⑦。中国与波斯的使节往来更早,西汉时期有许多使团前往西亚,安
息王曾派两万骑兵到东部边界木鹿迎接汉使。宋人王钦若主编的《册府元龟》记载,647到762年的

115年间,波斯来华使节达28次之多⑧。二是文化交流,中国早期记载有关阿拉伯和波斯的史书有

《史记》《汉书》《魏书》《隋书》和《通典》等,阿拉伯和波斯记载中国的古文献有公元前150年埃及人托

勒密撰写的《地理书》;波斯的《编年史》,以及11世纪波斯大诗人菲尔多西的巨著《列王记》等。后来

的文本书籍更多,主要有唐代杜环的《经行记》⑨、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

略》、明朝马欢的《瀛崖胜览》等;阿拉伯主要有历史和地理学家马斯乌迪撰写的《黄金草原与宝石矿》、
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等。三是宗教传播。起源于中东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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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祆教或拜火教)、摩尼教(中国称明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中国称景教)和犹太教都曾先后在中国

流行①,特别是祆教,曾一度在中国形成气候。据历史地理学家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

记载:“西域诸胡事火祅者,皆诣波斯受法焉。”②现在公认唐代长安有祆祠五座,其地址在:布政坊南

隅、醴泉坊西南隅、普宁坊西北隅、靖恭坊十字街南之西、崇化坊。还有洛阳的会节坊、立德坊及南市

西坊均建有祆祠(波斯寺)③。但后来这些宗教均逐渐消亡或衰落,只有伊斯兰教在中国扎下根。中

国史学界一般都认同伊斯兰教是在唐高宗永徽二年即公元651年开始传入中国,是年相当于伊斯兰

教历31年。元代伊斯兰教在中国广为传播,并逐渐形成本土化的中国少数民族最大的穆斯林群

体———回族。研究者评论,阿拉伯穆斯林“一手拿着珠宝香料,一手拿着《古兰经》,在物质贸易过程中

使中国和阿拉伯人民有了跨文化的交往和社会文明的交流,最终把伊斯兰文化传播到了中国”。因

此,中国伊斯兰文化源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又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扎根生长,中国伊斯兰文化是世

界伊斯兰文化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④。
在科学技术方面,两大文明的互鉴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是谱写了华彩篇章。中国是蚕桑丝绸的

发源地,养蚕技术在汉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波斯和阿拉伯地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铁器的国

家,铁器也是先传入安息王朝,继而又传给了阿拉伯人;阿拉伯的炼金术引进了中国的汞、铅、硇砂等

药物⑤,而炼金术对欧洲近代化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阿拉伯人仿制中国的青瓷、青白瓷和青花瓷的技

术在埃及法蒂玛王朝时期(909—1171)已相当娴熟,从而在穆斯林的饮食用具和建筑装饰等方面丰富

了伊斯兰文化的内涵。中医的切脉、针灸和治疗药方被阿拉伯人所接受,并被伊本·西那编入其《医
典》中。不过,中华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最大影响还是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和印刷

术。四大发明在中世纪先后传入中、西亚后,又陆续被引入欧洲,对欧洲的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重要

的推动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

明。”⑥与此同时,伊斯兰文明在科技方面对中国的影响也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穆斯林科学家扎马鲁

丁将阿拉伯天文学传入中国,为元朝制造了7种阿拉伯天文仪器⑦,并教授天文知识,推动了中国天

文学仪器和天文学观测的发展。在数学上,中国大数学家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采用了阿拉伯数学

的“弧三角法”成就;元朝流行的“土盘算法”既可用于乘、除法,也可用于平方、立方、开平方、开立方。
这种计算方法是由印度流传到阿拉伯,然后由阿拉伯穆斯林又将其带入中国。在医学上,自伊本·西

那的《医典》传入中国后,元代又引进了多部阿拉伯医药学典籍,没药、硼砂、乳香、阿芙蓉等阿拉伯药

材被应用于中医药学,实现了中药由汤剂向丸、散、膏、丹等剂型的转换。
中国和中东作为两大异质文明的载体,双方通过商贸上的相互弥补,政治上的互为了解,宗教文

化上的交流融通,科学技术上的彼此借鉴,发掘和吸纳有益养分,满足各自所需,推动社会发展和进

步,同时对世界文明的弘扬和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 结  语

如前所述,中东自古是多元文明汇聚、碰撞与融合之地,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东不同时期

文明的流变主要借助彼此间的物资和贸易往来、人口迁徙或流动、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传播来实

现,从而使自身文明更趋丰富多彩,并且不断进步与升华。这种交流互鉴既有和平的方式,也有非和

平的暴力方式:即战争、武力征服和殖民化。区别在于,和平交往是经常性和常态化的,因为在游牧和

农耕文明占主导地位的态势下,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不可能绝对满足日常所需。为补充各种短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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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明相互间经常性和常态化的交往就成了一种必然。非和平的暴力交往则是突发和间歇性的,它
是一种疾风暴雨式的残酷交往形式,具有和平交往所不具备的冲击力量,其结果是交往范围的迅速扩

大和交往程度的空前扩展,并经常导致社会形态的更替①。但不管是和平交往还是非和平的暴力交

往,两者都从不同层面和维度,从正向或逆向程度不等地推动着文明的嬗变和演进。文明交往和互鉴

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具有其物质本源性,人类文明是人类的共同成果,文明的演

化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一种文明可以

毫不流动地存续下去,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②同时,世界上不可能

只有一种文明范式,文明也不存在人为的高低或先进与落后之分。因为不同的文明都是特定历史时

期和特定人文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彼此不具有可比性。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而是需要在同异

质文明的不断对话和交流过程中摄取养分,为自身注入动能和活力,实现自我更新和文明的升华及发

扬光大。因此,文明交往的本质在于互补和共存,并在相互的沟通与融汇中达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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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EvolutionandMutualInteractionsofAncientMiddleEasternCivilizations

WangFang

Abstract:TheancientMiddleEastwasaplacewheredifferentcivilizationsconverged,collidedandmergedtogether.The
formationofancientMiddleEasterncivilizationsmainlywentthroughthreedevelopmentperiods,andthehistorical
interactionsbetweenancientChineseandMiddleEasterncivilizationsservedasadrivingforcefortheevolutionof
MiddleEasterncivilizations.Together,theyformedagrandpanoramaofancientMiddleEast,characterizedbythe
exchangeandmutualinterpenetrationofdiversecivilizations.Thetransformationofcivilizationsindifferenthistorical

periodsoftheMiddleEastwasmainlyviamaterialandtradeexchanges,populationmigrationormobility,andthe
disseminationofscientifictechnologyandculturalknowledge.Theseinteractiveactivitieswerecompletedbothwith

peacefulandviolentmeans.TheevolutionofMiddleEasterncivilizationshasleftaprofoundinspirationforus:human
civilizationistheresultofcollectiveachievements,andtheevolutionofcivilizationisadynamicandprogressiveprocess
fromlowertohigherlevels.Thisisaninevitabletrendofhistoricaldevelopment.Everycivilizationneedstoabsorb
nutrientsthroughinterpenetratingandexchangingwithhomogeneousandheterogeneouscivilizations.Inthisprocess,it
willacquirenewenergyandvitality,andrealizeself-renewal,refinement,enrichmentandflourishment.Therefore,the
essenceofcivilizationinteractionliesincomplementarityandcoexistence,andcommondevelopmentcanbeachievedin
mutualcommunicationandintegration.
Keywords:MiddleEast;ThreeAncientCivilizations;ArabIslamicCulture;ExchangesandMutual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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